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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书法 侯荣康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怀

着崇敬的心情，拜访了居住在田

林街道的原华东理工大学退休教

授———革命烈士冯瑞祥的儿子冯

晓西。在温馨的客厅里，冯教授缓

缓打开记忆的闸门，为我讲述他

父亲那段惊心动魄又充满热血的

革命往事。

冯教授说，我的父亲冯瑞祥在

1916年 1月出生于山东枣庄，乳

名德三，原籍江苏川沙（今上海浦

东新区）。在山东枣庄煤矿长大的

他，从小目睹军阀混战、百姓疾苦，

心中早早种下了济世安民的种子。

“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投笔从戎，

加入国民党部队，在徐州会战、武

汉会战等战役中浴血奋战，多次负

伤。也正是在抗日战场上，他逐渐

认清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本质，开始

向往真正能救中国的共产党。

1947年，冯瑞祥经崔泰灵、郑

冰漪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能力，以国

民党二厅特工、上海纺织第七印

染厂人事课主任的公开身份作掩

护，潜伏在敌人内部，开启了惊心

动魄的地下斗争生涯。他不仅全

力维护工人权益，还参与了一系

列关键策反行动。

七十六年前的 5月 19日，是

上海宋公园十六烈士殉难日。冯瑞

祥作为其中一员，在解放军渡江南

下前，与战友成功策反布防在九江

至江阴的国民党第二舰队。1949

年 4月 23日，61艘兵舰、1671名

官兵在解放军渡江时宣布起义，一

举突破国民党苦心构建的长江天

堑。毛泽东亲自发电祝贺，盛赞这

是“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上海解放

前夕，他又参与策反国民党第二装

甲兵团、54军 291师等部队。

然而，黎明前的黑暗最为凶

险。1949年 5月 9日，因叛徒告

密，策反小组全体成员被捕。5月

19日，十六位革命志士在宋公园

（解放后更名闸北公园）英勇就

义。八天后，上海解放。7月 16

日，上海市军管会等联合举行追

悼大会，陈毅市长题词“为人民利

益而光荣就义是永远值得纪念

的！”如今，冯瑞祥等十六烈士合

葬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1949年 5月 9日深夜，刺耳

的砸门声打破了愚园路五棉宿舍

的宁静。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

军警闯入家中，将冯瑞祥与妻子

一并逮捕。当时年仅一岁半、正发

着高烧的冯教授，蜷缩在母亲怀

中啼哭。“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

被押走前回头看了我们最后一

眼，眼神里满是牵挂与决绝。”冯

教授声音微颤，“那一眼，成了他

们夫妻的永别。”

“父亲牺牲时，我连完整的话

都说不利索。”冯教授擦拭着眼

镜，“但母亲常说，父亲用生命为

我铺就了光明的道路。”如今，冯

瑞祥烈士的事迹陈列在龙华烈士

陵园，而他的儿子也接过精神的

火炬，在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四

十余载，将红色故事讲给更多年

轻人听。

忆冯瑞祥烈士
虞金伟

! 盼（摄影）

孙逸

他们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些唱

戏的、管班的、看戏的、跑堂的……

在“军阀改戏”主题引领下，讲述这

一群时代车轮下的“蝼蚁”在枪杆

子比道路硬、大帅旗比戏班海报还

换得快的动乱年代，如何拼着最后

一口气，护住那点不肯弯的“戏骨”

脊梁。

七旬高龄陈佩斯此次携子上

《戏台》，充分发挥了喜剧演员精湛

的表演技巧，作为五庆班班主的侯

喜亭，因为有京剧名角金啸天（尹正

饰）压台，使戏票早早被哄抢一空，

而洪大帅（姜武 饰）是“生旦净末丑”

都分不清的戏盲，带着部下一脚踹开

戏院，逼着退票，促演“开国大戏”，将

误打误撞送包子的老乡“大嗓儿”（黄

渤 饰）视为知己，让他演楚霸王，使

包子一下子成了“名角”，更荒诞离奇

的是，当戏中楚霸王拔剑自刎时，洪

大师大拍桌子大发雷霆，鸣枪示威，

大喊：“谁让他死的？楚霸王不能死，

必须让刘邦上吊！改戏！”

戏班主侯喜亭一边劝说大帅

戏改不得，一边跪在祖师爷面前请

罪，并对班子里人哀求道：“为了活

命……唱吧！”

喜剧内核是悲剧，观众仿佛看

到似曾相识的场景，又反复观照了

陈佩斯演艺的一生。

但戏比天大，尽管抽大烟、恋爱

脑的金啸天再度登台，还是一字不

改地与虞妃在炮火战乱外部背景下

将戏唱终了，显现了艺人的风骨。

值得一提的是，陈佩斯儿子陈

大愚饰演的洪大帅随身处长表演自

然，演技成熟，一颦一笑有“遗传基

因”优势；陈佩斯更是举手投足都是

戏，对角色拿捏得丝丝入扣。美中不

足的是，那个醉生梦死的金啸天和

假扮项羽的“大嗓儿”莫名其妙地分

别在戏中后台与美色发生鱼水之

欢，而且着墨不少，显然有画蛇添足

之嫌，给全剧抹上浓厚的“阴影”。

关注时代车轮下的“蝼蚁”
陈佩斯自导自演的《戏台》

阿 元

我一位远方的朋友再次来到上

海，问我魔都现在什么地方最值得看

一看、领略一下，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徐汇滨江风光旖旎的两岸和夜晚炫酷

的“灯火”。

今天的徐汇滨江可以说是日新月

异，每天都在化茧成蝶的路上，是一片

充满希望的热土。

这里也是我从小曾经居住地方，

那里有我许许多多的未谙世事，也有

我青少年时代的那一段段难以抹去的

尘封记忆。

假日夜晚，我和远道而来的

朋友如期而至信步来到徐汇滨

江的观景大道，遥看浦江两岸，

华灯璀璨，与万千星辰交相辉

映，把浦江雕饰得犹如一幅壮丽

画卷。

西面的炬型海事塔流光溢

彩，变幻着华丽，它曾是航运的

指引明灯。塔下龙腾大道途经浦

江支流上架设的两层拱桥，被多

彩的灯火装饰得含蓄、优雅。踯

躅在桥堍内，江面凉风习习，惬

意舒心，四周眺望，迷人的夜晚景色，

更让人流连忘返。

东边的卢浦大桥，盏盏灯火镶嵌

在桥身，簇簇地闪烁，仿佛就像一架树

琴，汽车经过时犹如五线谱上音符，跳

动着新时代不朽的英雄乐章。

两岸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风格

迥异，错落有致，在灯光的照射下勾勒

出万千风姿，多种轮廓，令人炫眼耀目。

望着波光粼粼的江水，一瞬间思绪随着

江水波涌来到56年前的昔日……

那个年代，家中唯一的电器，就是

一盞 25瓦的白炽灯，夜晚同时供两个

房间使用。到了炎炎夏日，危棚简屋，

家庭成员多，一到夜晚，热得难熬，我

避开铁路货运南站门卫的视线，一溜

烟地小跑来到江边。江面上凉风徐徐

吹来，顿感煞是凉爽。

隔江眺望着对面漆黑的上海第三

钢铁厂废渣堆积的“垃圾山”，一片漆

黑，万籁俱寂，高高的“垃圾山”深沉的

让你无法看透。曾经的上海第三钢铁

厂随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腾笼换

鸟”，成了世博展览馆，沿江区域如今

已蜕变为一处广受欢迎的公共休闲空

间———上海世博文化公园。

离它旁百米来不远处，是一片片

农田，远远望去，依稀看到拱型的毛草

屋有微弱如豆的灯火忽明忽暗地摇曳

着。远处看家狗的几声吠叫，打破漆

黑、宁静的夜晚，更显浦东地区旷野与

苍凉。

这时江中的一艘小火轮，拖着十几

节铁驳船，突，突，突地驶来，每一节船

的桅杆上悬挂着一盏煤油灯，犹

如一条银蛇，在江中蜿蜒游弋着。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度夏，转

眼入秋天气逐渐凉爽了，暂时告

别了江边度夏情结，一到夜晚，

晚饭过后，昏暗灯光下，再次捧

起了六、七十年代曾经给年青人

带来乐趣，风靡一阵子的由作家

姚雪垠创作的小说。

抚今追昔，浦江波涛正以她

那不变的韵律，万物循生，不断

谱写着徐汇滨江 8.4公里江岸的

壮丽诗篇。

曾经的铁路南站西面北票煤碳专

用码头，工业遗址上的煤漏斗与现代

元素设计相结合，独具匠心，筑就了

“龙美术馆”。油罐艺术中心，龙华机场

储存航空油大型器物———油罐，华丽

转身，改造而成的艺术空间，赋予了它

更多功能，将构成中华文明特有的精

神符号———图腾一一在这里展示。西

岸美术馆，百年上海水泥厂的原址，国

际级艺术展览亲睐的江畔地标，江景

与建筑，旧船坞延伸的亲水平台，已成

游览浦江两岸的专用码头。水泥筒

仓———云梦天台，精典设计、匠心独运

不仅将遗址焕发出新的容貌映帘在人

们眼中，这也是西岸梦中心成了当代

文艺青年及旅游爱好者沉浸式触碰梦

幻世界的不二的选择。

徐汇滨江源，己成了上海吃、住、

游、商、学、展、研最具活力、最为靓丽、

最具有钟灵毓秀，腾蛟起凤的一块风

水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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